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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位
朋
友
為
他
會
所
的
﹁閣
﹂
取
名
，
要
我
出
個
主
意
。
說
不
要
﹁完
美

﹂
、
﹁至
美
﹂
之
類
的
詞
意
，
以
迎
合
文
人
雅
士
愛
好
為
妙
。
既
不
落
俗
套
，

又
有
文
化
味
，
看
來
要
求
挺
高
。
經
查
閱
經
典
、
苦
思
冥
想
，
忽
然
想
到
曾
國

藩
的
﹁求
闕
閣
﹂
。
借
其
寓
意
，
不
是
恰
到
好
處
嗎
。

一
八
四
五
年
，
曾
國
藩
為
自
己
的
書
齋
自
署
《
求
闕
齋
》
。
﹁闕
﹂
，
即

﹁空
缺
﹂
之
意
。
曾
氏
求
闕
源
於
《
周
易
》
。
他
從
讀
《
易
》
生
發
感
慨
，
領

略
﹁陰
陽
相
生
，
一
損
一
益
﹂
自
然
之
理
，
繼
而
悟
出
﹁物
生
而
有
嗜
欲
，
好

盈
而
忘
闕
﹂
之
規
律
；
最
後
道
出
為
防
盈
戒
滿
，
故
以
﹁求
闕
﹂
名
其
齋
之
用

意
。
並
提
出
：
﹁凡
外
至
之
榮
，
耳
目
百
體
之
嗜
，
皆
使
留
其
闕
。
﹂
那
正
是

手
握
重
權
的
曾
氏
事
業
興
旺
之
時
，
一
般
人
容
易
沾
沾
自
喜
，
但
他
卻
能
在
得

意
之
時
保
持
謙
虛
，
在
名
聲
騰
升
之
時
謀
求
退
藏
。
始
終
保
持
欠
缺
的
心
態
，

修
身
律
己
。
無
怪
乎
，
他
成
了
清
代
以
文
人
而
封
武
侯
的

第
一
人
。

人
們
喜
歡
﹁盈
﹂
，
曾
氏
獨
求
﹁闕
﹂
，
這
是
一
種

自
知
自
明
。
無
論
是
官
場
，
還
是
商
場
，
都
是
名
利
的
博

弈
場
，
並
非
想
像
中
的
坦
途
。
倘
若
一
味
往
好
處
想
，
沒

有
預
見
性
和
心
理
準
備
，
遇
到
變
故
、
挫
折
，
就
會
猝
不

及
防
，
陷
於
被
動
，
甚
至
墮
入
陷
阱
。
古
往
今
來
，
多
少

追
名
逐
利
之
人
好
盈
而
忘
闕
，
結
果
樂
極
生
悲
！
曾
國
藩

﹁求
闕
﹂
就
是
吸
取
這
種
教
訓
，
平
時
常
懷
敬
畏
心
理
，

﹁畏
天
命
，
畏
人
言
，
畏
君
父
﹂
，
堅
守
為
人
做
官
的
基

本
準
則
，
保
持
一
份
警
醒
，
不
自
我
膨
脹
，
不
驕
縱
放
肆

。
行
有
所
止
，
謹
言
慎
行
。
取
這
種
虛
心
態
度
，
自
然
有

助
於
化
解
風
險
。

﹁求
闕
﹂
不
是
安
於
現
狀
，
而

是
做
人
做
事
留
有
餘
地
。
人
生
本
是

要
有
追
求
的
，
人
們
追
求
﹁完
美
﹂

，
是
一
種
向
上
的
人
生
觀
。
理
想
是

人
生
導
航
的
燈
塔
，
為
你
指
明
前
進

的
方
向
。
但
又
必
須
明
白
，
﹁完
美

﹂
只
存
在
人
們
意
念
之
中
，
如
果
人

生
真
有
﹁完
美
﹂
無
缺
，
那
就
無
發
展
空
間
了
。
﹁完
美

﹂
也
說
是
﹁圓
滿
﹂
，
無
論
是
從
哲
學
上
講
，
還
是
從
現

實
上
看
，
理
想
意
義
的
﹁圓
滿
﹂
並
不
存
在
。
以
地
球
而

論
，
也
是
近
於
橢
圓
形
。
就
算
承
認
十
五
的
月
亮
算
圓
，

也
是
﹁方
其
圓
時
，
即
其
缺
時
﹂
，
水
滿
則
溢
，
月
盈
則

虧
。
其
實
，
世
間
萬
物
皆
有
殘
缺
，
花
朵
美
艷
會
凋
謝
，

朝
陽
燦
爛
有
時
辰
，
春
光
雖
美
不
長
久
。
所
以
，
就
有
﹁

殘
缺
美
﹂
之
意
境
，
﹁斷
臂
維
納
斯
﹂
格
外
受
到
人
們
欣

賞
。

曾
氏
﹁求
闕
﹂
直
指
﹁貪
慾
﹂
。
道
光
二
十
七
年
（

一
八
四
七
年
）
年
輕
的
曾
國
藩
一
夜
之
間
連
升
四
級
，
從

四
品
擢
為
二
品
大
員
。
但
他
沒
有
因
此
趾
高
氣
揚
、
沾
沾

自
喜
。
他
進
京
的
第
一
天
就
給
自
己
下
了
毒
誓
：
﹁以
做

官
為
發
財
可
恥
﹂
，
而
且
始
終
恪
守
，
保
持
清
廉
。
古
語

曰
：
慾
壑
難
填
。
人
們
迷
戀
貪
慾
，
就
容
易
利
令
智
昏
。
﹁求
闕
﹂
就
要
多
一

些
清
心
寡
慾
。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
無
論
權
勢
多
大
、
多
麼
富
有
，
都
不
能
自
我

膨
脹
，
驕
縱
放
肆
。
曾
氏
在
中
年
之
後
，
更
是
求
闕
不
求
全
。
這
是
一
種
知
足

常
樂
的
智
慧
、
一
種
淡
泊
名
利
的
境
界
。
如
今
有
些
官
員
只
想
一
人
一
家
之
利

，
不
擇
手
段
與
民
爭
利
斂
財
，
求
得
陞
官
發
財
的
圓
滿
，
結
果
落
了
個
悲
劇
的

下
場
。
這
對
於
那
些
正
接
近
盈
滿
狀
態
的
人
們
也
許
敲
響
了
警
鐘
！

曾
國
藩
是
中
國
近
代
史
上
一
位
重
要
人
物
，
被
稱
﹁晚
清
第
一
名
臣
﹂
。

他
在
歷
史
上
的
功
過
是
非
，
仁
者
見
仁
，
智
者
見
智
。
但
他
一
生
以
﹁求
闕
﹂

為
﹁座
右
銘
﹂
，
時
時
警
戒
自
己
，
不
因
寵
權
恃
大
而
沾
沾
自
喜
，
不
因
權
力

過
高
而
驕
倚
蠻
橫
，
自
謙
自
抑
，
嚴
格
自
律
，
從
而
贏
得
事
業
的
成
功
。
這
種

﹁求
闕
﹂
心
態
和
處
世
哲
理
，
對
於
職
場
上
的
每
個
人
不
也
有
借
鑒
意
義
嗎
？

據內地媒體報道，為掀起
閱讀熱，有領導推出 「量化管
理」的措施，如某大學規定學
生每年必須讀課外書多少本；
某城市評出的 「五好家庭」起
碼得藏書多少本。此類做法受
到批評：現代社會中，每個人
的時間都特別珍貴，能用來享
受閱讀的時間需要格外珍惜。
愛讀書，不是因為這種品質是
一個人優秀的標籤，而是因為
讀書是幫助我們尋找優秀品質
的途徑。這條尋找的路，有人
嚮往天涯海角，有人只想安居
一方，無論是多而廣，還是少
而精，他們都是自由的、無悔
的，都可以成為優秀的人。怕
的只是沒有安居者的怡然自得
與堅韌，亦不具備遠行者的勤
奮開拓與品位，連堅持長期閱
讀的定力都沒有，又去盲目追
求讀書數量，這不是奔向遠方
，是流放。

筆者年輕的時候，口糧要
計劃供應，母親給兒子盛飯，
要盛滿滿的一碗，還要添上一
句 「人是鐵，飯是鋼」，因為
那時吃飯是頭等大事。在精神
產品稀缺之時，人們也會講 「
開卷有益」之類的話。而如今
可供閱讀的材料目不暇接，該
如何作選擇性閱讀便成為公眾
話題。吃的不衛生，身體要出

狀況。閱讀不衛生，問題可能更大。作家韓少
功小結出幾條閱讀的 「衛生常識」，很值得讀
者們借鑒。

他認為，首先不可暴食。人不可飲食過量
，閱讀的節奏和規模其實也須保持在合理範圍
。身處一個知識爆炸和信息過剩的時代，遍讀
天下書既不可能，也無必要。刷屏刷到手抽筋
，翻書翻到兩眼黑，倒容易讀壞胃口，讀亂心
智。孔子說：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這就是說， 「學」要與 「思」兩相匹配，
若不給 「思」留下足夠的時間和腦容量， 「學
」便可能淪為一知半解，生吞活剝，雜亂無序
，甚至嚴重消化不良。這種激進閱讀不把自己
讀成一個龐雜信息的垃圾桶，恐怕也難。

其二，不可偏食。人需要營養均衡，其閱
讀面也應合理分布。專業知識太窄，心理自閉
多見，如此等等，與當下很多人的閱讀範圍偏
狹經常互為因果。相反，讓閱讀跨專業（理科
生讀一點文科書籍，反之亦然）、跨年齡（老
年人讀一點青年讀物，反之亦然）、跨立場（
激進派讀一點保守派作品，反之亦然）、跨文
化（基督徒讀一點儒家經典，反之亦然）……
來一個多元互補和遠親雜交，必有助於人們開
闊視野，健全心智，快樂人生。

其三，不可錯食。任憑娃娃們接觸暴力、
色情的讀物，肯定是一種心理上的 「病從口入
」。長時間泡在快餐文化裡，也無異於把零食
當主食，伏下重大的健康隱患。在人生經驗缺
失或錯配的情況下，年少者讀《紅樓夢》是石
上種豆，打拚者讀《五燈會元》是緣木求魚，
消沉者讀虛無主義是雪上加霜，淺學者讀後現
代主義是飲鴆止渴……垃圾讀物暫且放下不提
，即便是那些富營養食品，其實也都有風險，
一旦缺乏相應的接受條件（閱歷、心態、基礎
知識、實用需求等），就如濃甜之於高血糖，
肥膩之於高血脂，再好的東西也可能成為毒藥
。在這裡，治病並不都是 「大方子」就好，讀
書也不都是大部頭、新品牌、高格調就好。多
一點因地制宜，多一點循序漸進，可能是更好
的選擇。

此外，多運動才能促消化。書本並不等
於知識。知識更不等於能力。讀書充其量只是
一種 「半教育」。王陽明說過： 「知為行之始
，行為知之成。」這話的意思是，讀書的成功
不在於學舌，而在於有為；不在於照搬前人結
論，而在於探知前人的得失過程和操作智慧，
從中汲取創造性能量，進而推動自己在新條件
、新問題、新任務情況下的 「知行合一」。完
善的教育，成功的讀書，其實須延伸到摸爬滾
打上天入地的相關實踐中去，延伸到活學活用
的一輩子中去，把 「讀」的過程變成一個 「做
」的過程，把口舌之學
變成心身之學。這就像
一個健康人總是要靠運
動、勞動、行動來增強
胃動力，把食物輸入最
終轉化成自己的心靈手
巧和身強力壯。

《清代文字獄檔》（原
北平博物院文獻館編，上海
書店，一九八六年。以下只
注頁碼）有一則 「富勒渾奏
梁詩正謹慎畏懼摺 繳回朱
批檔」。這份奏摺，涉及三

個人物，隱身幕後的自然是乾隆皇帝弘曆，他是事
件的主導者。上摺人富勒渾，時任浙江按察使，分
管浙江的公檢法，相當於今天的省政法委書記。此
人居官，多次因貪瀆被劾奏罷免。賦閒在籍的梁詩
正，曾任四部（戶、兵、刑、吏）尚書、協辦大學
士，因父年高，疏乞終養。此時身份比較尷尬，這
份有關他的奏摺，他完全蒙在鼓裡。

有史家稱，弘曆是雄猜之主。乾隆十七年（一
七五二），梁詩正在朝中身被小挫，心生退意，經
皇上批准，回故鄉杭州養老。這卻引起弘曆的猜疑
， 「終養非其本意」， 「在籍諒有怨言」。他任命
富勒渾為浙江按察使，當其赴任之時，弘曆特意 「
密囑」之，指使富勒渾要對梁詩正 「留心體探」，
「據實奏聞」（一百零二頁），亦即對他進行心理

偵察或精神監控。主子發話，奴才跑腿。剛獲新職
的富勒渾，為報 「天恩」，自然盡心。他竟然以曾
為梁詩正下屬之便，以探視為名， 「面試其心」。
這有點像 「釣魚」，釣者當然是皇帝，魚鈎則是富
勒渾，梁詩正則是那條可憐的魚。不過皇帝所釣，
不是有形的活魚，而是無形的 「心口」，即梁詩正
是否 「心存怨尤」， 「口出怨言」。

一 「釣」梁詩正。富勒渾剛抵杭州，牢記聖諭
，便以舊屬之名 「親往拜謁」梁府。此時的梁詩正
已經在家賦閒三年。富勒渾在向皇上的密報中敘述

說，此次拜謁不過 「應酬通套，寥寥數語」（一百
零二頁）而已，他這樣分析： 「蓋以奴才為滿州世
僕，而又屢蒙恩用」， 「一時難以深信，是以語言
避忌」（同上）。富勒渾沒有發現什麼行跡，沒達
到任何目的。

二 「釣」梁詩正。只過了半個月，聽說梁詩正
患了耳疾，富勒渾抓住機會，再到梁府探望。這一
次 「漸覺親近」，富勒渾不露形跡地引出敏感話題
，即剛剛發生的 「詆訕」朝廷的胡中藻詩抄案。不
想，梁詩正卻痛斥胡中藻， 「藻狂悖喪心，理應寸
磔」（一百零二頁）。沒想到，朝廷 「竟從輕辦理
，仰見聖主，法外之仁」（一百零三頁）。梁詩正
的意思是說，胡某罪該萬死，皇上寬厚仁慈。這番
話，既與中央保持了一致，又於無形中歌頌了皇帝
。當然，他也就此案談到一些人生教訓， 「筆墨招
非，人心難測，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跡，必須
時刻留心，免貽後患。」（一百零三頁）既似交心
之言，又像避禍之道，富勒渾卻沒有抓到任何把
柄。

三 「釣」梁詩正。富勒渾沒有 「釣」到梁詩正
對皇上的 「怨言」，單憑這些材料根本無法滿足 「
聖意」。機會是人創造的。時值楊梅新熟，富勒渾
於是給梁府送去兩簍楊梅。梁詩正是書法名家，作
為回禮，他給富勒渾送去單條一副、子對一聯。這
個最在意筆墨招非的前官員，竟然以對聯相送，說
明他已經對富勒渾沒了戒心。富勒渾也感到彼此 「
漸次熟識」，於是第三次登門拜訪。這次的確拉近
了距離，梁詩正談到皇帝出巡、兒子家書等問題，
「似無疑忌」。富勒渾再次拋出胡中藻這個魚餌，

梁詩正疏於防範，開始向故人道出官場秘籍： 「一

切字跡最關緊要。……向在內廷之時，……從不以
字跡與人交往。即偶有無用稿紙，亦必焚毀。」（
一百零四頁）總而言之， 「乾貨」不多，富勒渾不
死心， 「又以言探試，伊別無他說」（同上）。

富勒渾在奏摺中，將三次 「釣魚」的時間、經
過、情節以及 「魚兒」的表情、舉止、心理，描繪
得栩栩如生。富勒渾不愧為一個忠誠、稱職的好奴
才。而梁詩正顯然也是一個久歷宦海的老官僚，不
知是他真心忠於清廷，還是太過油滑世故，總之是
滴水不漏。富勒渾在他的訪談對答之中，根本 「釣
」不到乾隆所希望的那條 「心口之魚」。

富勒渾的奏摺，雞零狗碎，囉裡囉嗦，今天讀
來，仍覺寒氣逼人。小心謹慎如梁詩正，怎麼也想
不到對自己高度信任、並賜以高官厚祿的乾隆皇帝
，竟然在自己身邊安插一個密探；怎麼也想不到眼
前這位慇勤有加、極力接近的舊日下屬，竟是皇帝
派來監視自己的 「眼線」！富勒渾扮演的角色說明
，貪瀆是可以容忍的，忠誠才是硬道理。這個多次
因貪賄、瀆職遭到處理的滿清官員，卻受到乾隆皇
帝的信任，再一次說明這個道理。

富勒渾擔心有負 「聖恩」，有辱使命，如同一
切官僚一樣，他首先將責任推給對方， 「梁詩正歷
任多年，隨侍內廷最久，其平日之小心防範，惟恐
遺跡招尤，已非一日，而與人交接言談，自必隨時
檢點。」（一百零四頁）據他觀察，梁詩正 「現雖
在籍，常詢國事，看其光景，宦情甚熱」， 「是以
舉止語言無不縝密，即有怨懷，斷不敢遽為吐露。
」（同上）不是奴才 「釣術」太拙劣，而是 「魚兒
」太狡猾，於是對皇上拍胸脯、表決心， 「奴才另
為設法探聽，候獲有實情，再行具奏。」（同上）
弘曆似乎認為這已足夠，於是大筆一揮，批硃曰：
「如此則是伊知懼，尚不至於怨望，何必深求。」

（同上）想想也是如此，在極權專制之下， 「從不
以字跡與人交往」， 「偶有無用稿紙亦必焚毀」，
一個整日臨深履薄、草木皆兵的朝廷重臣，哪裡還
敢有什麼怨言？

李
光
耀
逝
世
前

後
，
國
內
電
視
台
紛

紛
播
出
紀
念
節
目
，

勾
起
了
我
二
十
三
年

前
一
次
訪
問
新
加
坡

的
回
憶
。
那
時
，
新

加
坡
國
立
大
學
東
亞

研
究
所
在
招
兵
買
馬

。
我
當
然
早
已
﹁超
齡
﹂
，
但
還
是
去
信
聯

繫
。
對
方
客
氣
地
邀
我
作
一
次
短
期
訪
問
。

國
人
現
在
出
遊
，
首
先
去
的
必

是
新
、
馬
、
泰
，
那
裡
的
景
色
建
築

和
習
俗
，
不
需
要
我
多
嘴
。
對
新
加

坡
的
政
治
，
美
國
人
從
他
們
的
傳
統

觀
點
出
發
，
頗
有
微
詞
。
在
我
的
那

次
訪
問
前
後
，
這
裡
的
一
位
老
外
教

授
也
去
那
裡
，
回
美
國
後
說
在
飯
店

裡
不
敢
和
同
伴
講
批
評
政
府
的
話
。

也
在
那
時
，
有
一
個
美
國
青
年
，
帶

着
一
群
人
在
街
頭
用
臭
雞
蛋
和
油
漆

亂
塗
多
輛
汽
車
，
遭
罰
款
、
監
禁
、

還
受
鞭
笞
；
美
國
總
統
親
自
出
面
要

求
赦
免
，
仍
被
打
得
屁
股
上
留
下
終

身
疤
痕
。
我
在
美
國
聽
到
的
評
論
是

，
那
個
島
國
不
民
主
而
且
野
蠻
。
美

國
人
對
民
主
自
由
的
崇
拜
，
根
深
蒂

固
；
我
在
加
州
伯
克
利
從
學
校
到
打

工
處
經
過
一
個
隧
洞
，
滿
牆
壁
的
塗

鴉
。
被
清
除
後
，
不
但
不
會
使
人
愛

惜
乾
淨
的
牆
壁
，
反
而
更
招
徠
青
少

年
的
雅
興
。
各
族
人
民
理
念
不
同
。

作
為
中
國
人
，
我
覺
得
這
種
放
浪
完

全
要
不
得
；
新
加
坡
的
﹁強
人
統
治

﹂
，
我
看
很
有
必
要
。
我
一
個
星
期

的
逗
留
，
留
下
最
深
刻
的
印
象
，
是

他
們
不
遺
餘
力
地
愛
惜
和
招
徠
人

才
。

研
究
所
有
一
位
馬
來
亞
華
裔
共

產
黨
員
。
中
國
解
放
後
，
東
南
亞
華

僑
懷
赤
子
之
心
，
大
批
回
國
。
五
十

年
代
中
期
以
後
，
反
右
、
大
躍
進
直

到
文
革
，
嚴
重
排
外
，
歷
時
二
十
年

，
連
共
產
黨
員
也
不
能
倖
免
。
改
革

開
放
後
，
紛
紛
離
去
。
這
位
先
生
有
過
同
樣

的
經
歷
，
被
新
加
坡
收
留
了
。
凡
我
見
到
的

歸
國
南
洋
華
僑
，
在
中
國
都
備
受
折
磨
，
無

一
例
外
。
他
們
都
是
抱
着
火
熱
的
愛
國
之
情

回
來
的
，
真
替
他
們
呼
冤
！
我
有
一
個
香
港

學
生
的
父
母
，
在
解
放
初
期
回
中
國
，
一
九

八○

年
前
後
，
遷
居
香
港
。
我
不
敢
對
她
家

為
何
離
開
大
陸
，
刨
根
問
底
、
揭
人
創
疤
。

猜
想
他
們
也
必
定
經
歷
了
無
端
被
批
鬥
的
歷

程
。

從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起
，
新
加
坡
就
大

量
招
徠
知
識
分
子
和
技
術
人
才
，
新
移
民
中

不
少
中
國
人
。
我
在
國
立
大
學
附
近
的
食
肆

中
，
遇
到
好
幾
位
從
大
陸
過
來
的
年
輕
助
理

教
授
。
研
究
所
圖
書
館
管
理
員
，
陪
我
過
周

末
，
一
家
人
都
從
中
國
新
來
，
全
家
都
稱
讚

新
加
坡
好
。
新
加
坡
地
處
赤
道
，
氣
候
不
宜

人
，
給
我
的
印
象
是
，
大
家
都
認
為
踏
入
新

加
坡
就
能
有
比
較
好
的
住
宿
條
件
，
以
可
以

承
擔
的
價
格
獲
得
體
面
的
﹁組
屋
﹂
，
是
吸

引
國
人
來
新
的
主
要
動
力
。
組
屋
的

特
點
是
，
由
政
府
建
造
，
分
期
付
款

給
新
加
坡
人
，
但
只
有
九
十
九
年
的

使
用
權
，
到
期
後
必
須
還
給
政
府
，

而
且
住
戶
不
能
在
產
業
上
改
建
。
為

便
利
我
們
華
人
所
固
有
的
﹁家
庭
養

老
﹂
、
三
代
同
堂
的
傳
統
，
於
是
有

三
居
室
、
四
居
室
，
甚
至
六
居
室
（

同
時
又
使
年
輕
夫
婦
有
自
己
的
空
間

）
的
安
排
。
對
這
一
政
策
，
毀
譽
參

半
，
也
有
把
它
說
成
是
﹁酷
政
﹂
的

。
從
西
方
的
私
有
財
產
觀
來
看
，
正

如
鞭
笞
一
樣
，
接
受
不
了
。
依
我
看

，
﹁居
者
有
其
屋
、
耕
者
有
其
田
﹂

，
是
孫
中
山
的
理
念
，
是
人
民
盼
望

的
﹁仁
政
﹂
。
大
陸
解
放
後
第
一
件

事
是
﹁土
改
﹂
，
做
到
﹁有
其
田
﹂

；
但
﹁有
其
屋
﹂
的
﹁經
濟
適
用
房

﹂
到
近
年
才
開
始
推
行
。
香
港
去
年

﹁佔
中
﹂
亂
局
，
看
來
和
青
年
人
對

住
房
不
滿
也
有
些
關
係
。

我
訪
問
過
三
、
四
戶
住
﹁組
屋

﹂
的
人
家
，
覺
得
乾
淨
、
舒
適
；
主

人
都
是
從
中
國
大
陸
過
來
的
，
他
們

一
定
對
在
新
加
坡
的
工
作
和
生
活
條

件
，
與
國
內
作
過
研
究
、
比
較
，
才

做
了
這
樣
的
選
擇
。
我
在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時
，
那
一
屆
有
四
、
五
個
會
計

系
的
新
科
博
士
，
其
中
就
有
一
個
帶

了
新
婚
的
妻
子
去
新
加
坡
；
如
果
不

去
新
加
坡
，
他
完
全
可
以
和
其
他
幾

位
同
科
博
士
一
樣
去
清
華
。
他
當
然

也
是
仔
細
比
較
後
才
作
此
決
定
的
。

二
十
五
年
前
，
我
們
在
阿
拉
斯
加
結
識
了
兩

個
在
當
地
取
得
碩
士
學
位
後
，
到
其
他
州
獲

得
博
士
的
同
胞
。
其
中
一
個
回
到
阿
拉
斯
加

，
在
州
立
大
學
任
教
；
另
外
一
個
去
了
新
加

坡
，
他
完
全
不
難
在
美
國
任
職
，
但
他
作
了

別
樣
的
選
擇
。

隨
着
社
會
秩
序
已
長
期
穩
定
，
人
民
物

質
生
活
基
本
滿
足
需
要
，
對
民
主
自
由
的
要

求
，
自
然
會
被
提
出
來
。
﹁後
李
光
耀
時
代
﹂

，
各
方
面
很
可
能
會
有
一
些
改
變
。

曾國藩􀎠求闕􀎡的深意
金文欽開

卷
未
必
有
益

易
湘
壬 三􀎠釣􀎡梁詩正 安立志

新加坡感想 楊繼良

在我們的慣性思維
中，師德尊嚴不容挑戰
。於是發生在武漢理工
大的一起所謂 「胯下之
辱」的教學嘗試便成其
為熱門新聞。五月十一

日晚上，武漢理工大學的計算機科技學院的副
教授張能立在講授 「解決問題的思維與策略」
的選修課時，主動趴在教室前門，要求學生 「
凌辱」他。老師的舉動震驚了在場的一百五十
餘名大學生。在張副教授的一再鼓勵下，一百
多名學生跨過了老師的身體。此舉是何用意？
張副教授解釋：跨過老師，只是表象，傳遞的
卻正是這種敢於用科學真理否定權威、反抗權
貴的精神。

有圖有真相，張副教授的較真勁之所以引
起輿論喧嘩，關鍵在於此舉至少扯動了公眾兩
根神經：一根是師德尊嚴的神經，即張副教授
「自取其辱」與師德尊嚴的思維定式是否脗合

；另一根是這種舉動是否就是教育創新。
眾所周知，胯下之辱典故來自於曾受街頭

流氓侮辱的韓信。而自古以來，胯下似乎是國
人最不能忍受的道德律之一。常人尚且不堪忍
受，更強調師德尊嚴的教育體制更視之為禁區
。不過，要弄清張副教授此舉是否含有屈辱性
，有必要弄清其動機。張副教授所授課為 「解
決問題的思維與策略」，從現今社會發展看，
新思維能否解決問題，往往在於反其道而行之
，或者嘗試突破人們傳統思維自設的 「雷區」
。很顯然，胯下就是道德尊嚴的禁區。按照張
副教授的解釋，此舉的意義不在於道德，而是
「用科學真理否定權威、反抗權貴精神」。從

這一角度看，張副教授的舉動雖然大膽，但仍
不乏創意，尤其是這樣的驚愕之舉興許更能激發學生們僵硬
思維冰山的消融。

此舉也看不出對師德尊嚴有何傷害之處，換句話講，過
於強調形式的儀式感，表面上看似維護了師德尊嚴，但這種
依靠表面儀式製造的道德高地，能否真正贏得學生的尊敬顯
然是未知數。倒不是說學生不應該尊敬老師，但老師的尊嚴
首先來源於 「傳道授業解惑」，而非設立帶電的 「師德圍牆
」。

近年來，一些學校一些老師有過不少有益的嘗試。譬如
有位校長為兌現承諾，當學生面親吻了一頭小豬。放在過去
，怎麼看都有些粗俗不堪，而在今天這個開放的時代，這樣
的互動只會贏得學生們的好感，當然還有尊敬。相反，板着
臉說教不可能收到這樣的高效。

在反思教育問題時，各界人士矛頭齊齊指向應試教育，
同時孤心苦詣地呼喚素質教育。提倡素質教育就必須打破應
試教育的破罈爛罐，其中就包括改變填鴨式灌輸，以更能激
發學生創新思維能力的方式推動教育。我們可以認為，改變
傳統填鴨式灌輸的教學模式也是一種教育創新。當然，這也
絕非倡導為了改變而改變，所有嘗試必須有助於推動教學。

事實上，近年來一些教育工作者在教學方面的成功嘗試
，究其根本在於強化師生互動。師生能否有益互動必須突破
看不見的身階障礙，即傳統意識中的師德尊嚴。在傳統填鴨
式教育模式下培養出來的學生，之所以缺乏創新思維，根本
一點在於對師德權威言聽計從，不敢反駁。

教
育
創
新
須
放
低
身
價

禾

刀

文文史史
叢譚叢譚

如如是是
我見我見

人人
與與事事

自自
由由談談

東東西西
走廊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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